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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通讯员 彭祥津

“处处又见人从众。”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见证了旅游市场的不断回暖。据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这个加强版
“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出游2 . 3亿人次，同
比增长119 . 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情前同
期的103 . 2%；国内旅游收入更是同比增长
138 . 1%。

旅游产业的强劲复苏，同时意味着旅游
市场竞争正日趋激烈。A级景区都想更“抗
打”，中小民营景点也希望“好好活下
去”，经营者们都在寻找迅速吸附游客的方
案。“更改名称”，被视为一个“实在”的
选项。有人对比历年《中国旅游景区资讯通
览》的景区名录发现，近10年内，我国有300
家以上景区对名称进行过修改。其中，江
苏、四川、山东、广东、陕西等旅游大省的
数量较多，占据了全国更名总量的前五位。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叫得响、立得
住、传得开的名字，无疑是景区吸引游客的
金字招牌。传统公共性资源的景点名称，往
往蕴含着一定的历史文化意涵或是民族风
情，是其自带的优势基因、天然的资源禀
赋。寒山寺、雁荡山、神女峰、凤凰古城、
稻城亚丁……只一听就令人神往，细探究还
流传着一段故事。这样的名字，是景区最珍
视的财富之一，自然不会改。

谋求变化的，多是些“不甘心”的旅游
地。改名，成为其寻找“生存焦虑”疏导的
出口。

“评级”是考量之一：根据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2011年至2019年间，全国A级景区总
数增长约4 . 9倍，2019年3A级景区的数量较2011
年增长近12倍，竞争激烈程度可见一斑。根
据文旅部资源开发司相关发展报告显示，
2019年全国5A级景区获得的平均旅游投资为
1682 . 64万元，是4A级景区的3 . 08倍，1A级景
区的29 . 67倍。能以“改名”促“提档”，收
获更大效益，无疑是优先考虑的申报策略。

这其间，不乏成功案例。济南的“天下
第一泉”景区即是如此：曾经，受5A级景区
面积“硬杠杠”的约束，整合一河、一湖、
三泉，定名“天下第一泉”，实现抱团冲5A
级已势在必行。申报成功至今，相关旅游数
据持续向好，以今年的“五一”假期为例，
接待游客达105 . 5万人次。更名，让“天下第
一泉”成为了带动济南大旅游格局的“龙
头”。

“盈利”是考量之二：山城重庆有个
“石夹沟景区”，风景宜人。起初，门票只
有20元。2012年，当地正式更名为“武陵山
大裂谷”，如土鸡变凤凰，门票一下翻了八
倍，涨价力度令人咋舌——— 改名成了为高票
价背书。

也许正是这种“改名的套路”，常引来
质疑或是吐槽。我们或许可以作个多角度的
讨论——— “改名”是不是具有使景区“改
运”的价值？

“更换名字，是市场类的景区企业施展
的包装、营销策略之一，且慢妄下定论，一
棒子打死的态度并不可取。”山东大学经济
学院教授、文化和旅游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
认为。

的确，改名如换刀，收点石成金奇效
的，在旅游界不乏其例：1984年，曾经寂寂
无闻的新安江水库，化身“千岛湖国家森林
公园”，短时间内知名度大大提升，直到今
天还是大热的旅游目的地，改名也被称为
“史上最牛”；知名电影《云水谣》曾在福
建省南靖县长教村拍摄，福建土楼申遗成功
后，为借电影树立品牌，当地将鹅卵石古道
命名为“云水桥古栈道”，把长教村改作
“云水谣”，巧妙营造了“代入感”“诗意
美”，古镇一夜成名……

但改名也是双刃剑，首先体现在，谋划
不好也会适得其反，改名未成佳话反成笑话
的例子也有很多：从“小龙山风景区”到
“巨石山生态旅游风景区”再到“呀子哟旅
游度假区”，地处“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
的这处景区，短短几年内三度变换名称，彻
底“绕晕”了游客；湖南省临武县给平平无
奇的“水池+镜子”，重新冠名“天空之
镜”，游客蜂拥而至却见“翻车现场”；河
南的“倒回沟”，名字土则土矣，但却充满

了探索的未知感，更名成“天河大峡谷”
后，反而门可罗雀。此外，美国大片《阿凡
达》风靡全球，取景地张家界举行仪式，将
“南天一柱峰”改为“哈利路亚山”；电视
剧《琅琊榜》热度高涨，安徽琅琊山景区干
脆 把 最 高 建筑“ 会 峰 亭 ” 更 名 “ 琅 琊
阁”……都不免让人有弄巧成拙的感受。

可见，改名其实也是含金量十足的“技
术活儿”。圈内专家有改名“攻略”：改
名，要改得合乎实际、要雅俗共赏、要朗朗
上口，不求奇求怪。“具体说，要方便传达
景区的自身亮点，实现各景点内容格调的和
谐统一，同时便于记忆和表达。在事实基础
上，可以对语言进行艺术加工，创造一种韵
味无穷的语言美。此外，一定要避免‘撞
车’，合理‘搭车’。比如，一味地打着
‘小桂林’‘小江南’等旗号，可能难以形
成特色，反给他人‘作嫁衣裳’。”

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文学与文化产业
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李辉看来，景区名称往
往记录了社会历史的变迁，凝结了一个地区
的历史沿革，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既是当地自然景观和文化底蕴的直接反映，
更代表着景区的综合实力和整体形象，是十
分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景区更名要慎
重，充分征集和考虑当地群众的意见，从消
费者的文化体验出发，结合当地特色，尊重
当地传统，全面展现景区形象，达到增强游
客体验度、强化游客认可度、增加景区品牌
附加值的目的。同时，也要植根历史底蕴，
重视品牌的个性化创新才能实现景区品牌历
久弥新。”

相对于谋划失策，更不值得提倡的是
改名本身就动机不纯——— “更多时候，改
名容易沦为一味追求所谓的终南捷径，
做成廉价口号，只能徒劳消耗游客的信
任和耐心，会对整体旅游业带来不良口
碑。”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山东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德刚指出。

事实上，改名之举常出现于中低
端景区，有研究显示，国内大部分的旅
游景点重游率不足1%，这就使部分低A
景点、民营景区，并不重视游客忠诚度
的培养，在诸多景点内容趋同化的背景
下，相比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深挖历史文化
内涵的费时费力，通过改名营造“爆点”往

往更能快速提升自身的知名度。
“能带来游客就是最高指标。即便消费

者不认可，也总能被植入印象，引来些许人
流。改名字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只需去工商
部门办理，再到文旅部门备案即可，简便得
很。对于急于打开发展局面的经营主体，这
不失为一个‘取巧’的捷径。”省内一旅游
公司的负责人对记者坦言。

但比起改名，众多旅游景区还有更多更
重要的工作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中国质量万
里行消费投诉数据曾显示，服务质量差、门
票优惠执行不到位、经营者未能按时组团、
购票遭遇“捆绑搭售”、旅游购物被宰、山
寨旅行社以及“黑车”拉客现象等依然存
在。无视这些问题，只求行动立竿见影，那
么那些背离发展规律的“突进”，往往只会
热闹一时、影响有限，很快一切归于平常，
甚至生出些啼笑皆非的教训。

从这个角度来讲，比起改名，做好“后
续配套”，让景区真正“名副其实”才是正
路。“天下第一泉”的更名包装就值得借
鉴：改造中，经营者在命名、宣传、产品开
发上形成一个品牌化的方案，新名字有了，
管理、门票、宣传都跟上，还全面升级了景
区的景观环境和服务质量，甚至对景区交
通、游览、安全等数百个小项进行系统提
升，这些工作做到位，景区当然就非吴下阿
蒙，需刮目相看了。

近10年内，国内有300家以上景区对名称进行过修改

景区“改名”，能否“改运”

□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刘祜 王玉龙

在昌邑市都昌街道永安村至龙池镇瓦城村
一带，当地民众有一个流传已久的民俗活动，
即每年正月十四自发组织祭祀我国伟大的军事
家孙膑，其表现形式——— “发大牛”活动，已
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起学术界的
重视。

这一带地处偏远，历史上是一处水天漫漫
的泽国野郊水乡，既不是历史记载的孙膑出生
地，也不是险要的兵家争夺之地，这里与孙膑
有什么渊源？

功成名就后退隐乡野

昌邑城区向西偏北10公里，有两个村庄，
一个叫“东永安”，一个叫“西永安”，红瓦
白墙整齐排列，绿树花草掩映街巷，村外是广
袤的农田。每年农历正月十四，这两个昌潍大
平原上的看似普通的村子都会有一场群众自发
组织的“发大牛”祭祀活动。这个传承据说已
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人
物孙膑有关。

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
后代，因“田忌赛马”“围魏救赵”等历史典
故脍炙人口，“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著
名战役更让他战史留名。作为历史上武功卓著
的名将之一，他被供奉于武成王庙内，宋徽宗
时追尊孙膑为武清伯，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
一，另外还有制鞋、皮革等五个行业尊孙膑为
祖神。

据史料记载，功成名就后的他急流勇退，
隐居乡野，希望通过著书立说将军事主张传承
后世。历史上，昌邑曾是孙膑的封地。据传，
孙膑曾在东永安村西土埠上居住过，并写下千
古名著《孙膑兵法》。

每年都有“发大牛”祭祀活动

据村里人讲，该村在明朝时便有孙膑庙，
自建庙起，人们为纪念这位著名的军事家，便
把正月十四孙膑生日定为孙膑庙会。每年这一
天，村里都要隆重举行“发大牛”祭祀活动，
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参与民众最多时达数
万人。

当地民间流传，孙膑因腿疾无法行走，经
常骑一独角牛巡视乡里，体察民情，故后人筑
庙以示纪念，庙内曾铸有独角铁牛。清代昌邑
举人吴克思曾写独角牛歌：“瓦城社，孙子
宫，孙子神牛亦英雄。独角日行八万里，花蹄
往来如生风……”

从正月初六开始，东永安村的村民用当地
产的棉槐条、葵花杆、高粱秸等扎制独角大
牛。整个过程需要140多道工序，扎制好的大
牛高5米，长10米，独角长2米多，俨然是一件
精致的巨型艺术品。

正月十四上午，一阵鞭炮响过后，大牛
“起驾”。整个“发大牛”的队伍浩浩荡荡，
前面由鞭炮队开道，其次是锣鼓队、秧歌队、
高跷队、舞龙舞狮队，再就是二十多位青壮年
组成的抬大牛队伍，最后是跟随游行的拥挤的
乡民。一路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每每巡游
队伍经过，乡人都会抱着小孩争相摸牛，还随
着说：“摸摸牛角不生痘，摸摸牛鞍不生
瘢”。生病的来摸摸牛身，乞求神牛将病带
走，无灾无病的也往牛腚上拍一拍，并自言
道：“拍拍牛的腚，一年不生病。”

“发大牛”还俗称“烧大牛”，在正月十
四上午11点之后举行。村民将大牛抬至早已备
好的香纸堆上，口念“孙老爷”名号，嘱大牛
莫要“惊驾”，直到村中的组织者高喊一声
“发”，牛身迅即被点燃。大火燃烧的那一
刻，数万人群情沸腾，村民认为，只有“大
牛”焚化升天，才能将人间的虔诚之心和所要
表达的愿望传达给真神孙膑。

据考证，在古鄑邑区域即今昌邑永安村、
渔埠村以及龙池镇的瓦城村，先后都建有孙子

庙，并相应传承纪念祭祀孙膑的活动，虽然几
处孙子庙祭祀纪念活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均
虔诚、隆重、规模宏大，时间都是每年农历正
月十四。

除了“发大牛”，龙池镇瓦城村的纪念祭
祀活动中还有“进旨”和“演旨”等程序
（“旨”就是木雕的孙膑像，也称“驾”）。
当日各村齐向瓦城孙子庙进“旨”，路上各村
口接“驾”、演“旨”，武耍、戏耍争相亮
相，舞狮、耍龙、跑高跷、跑旱船，各种民间
杂耍，应接不暇，香客多来自黄县、平度、潍
县，最盛时约有十万人。其始于何时已不可考
究，但这些纪念祭祀活动以及各处的“进旨”
“演旨”等民俗文化现象，经历了重重历史风
云，仍延续至今，是少有的文化传承现象，令
人叹为观止。

山东省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山东大
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张士闪教授认为，“发大
牛”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和民间信仰，蕴含着多
种村落知识，如扎制技艺、艺术表演、信仰
等，并由此连带起村落日常生活，包括亲邻关
系、家族关系以及周边的村际关系等，对于民
间传统习俗的传承、现代乡村文化的重塑，都
有着积极的意义。

孙膑在此写书

孙膑生卒年不详，本名亦不详，孙氏族谱
称其为孙伯灵，出生于阿、鄄之间，即今东阿
县、鄄城县一带。

孙膑受封鄑邑历史有载。鄑城，也就是今
天昌邑市永安至龙池一带。现龙池有鄑邑故城
遗址，遗址上分布着大量周至汉代的陶片、古
井、古墓及古盐业遗址。

其实，“孙膑居鄑”的故事，地方史志中
的痕迹也不少。

清顺治十八年《昌邑县志》卷五《功封》
记载：“孙膑，齐军师……威王封于都昌为食
邑。”就是说，马陵之战后，齐威王将都昌
（今昌邑）赐予孙膑为封地。

乾隆《昌邑县志》记载：“孙子庙在县西

北三十里之瓦城社，孙膑仕齐，食采于此，故
祠之。”另据清光绪二十三年《重修升平郡王
碑记》记载：“升平郡王庙创建自有来矣，考
之，孙子建功于齐，食采于鄑，鄑人沾其恩
泽，故立庙而祀焉。”

孙膑的采地，是昌邑西北一带的鄑邑，是
不争的事实，他退隐乡野在自己的采地写兵
书，是学术界大致公认的。就此，孙膑这位伟
大的军事家，晚年在昌邑永安村一带的活动地
域也就逐渐清晰起来。

孙膑的采地鄑邑，水系发达，至今仍可见
河沟塘湾，颇有水乡之貌。浞河就从附近穿流
而过。齐地秀丽的山川沃土，繁荣的经济，丰
富的文化底蕴与政治的传承，造就了《孙膑兵
法》的写作成功。

浞河是当地文化丰富、历史传说及历史
史实记载最多、记载最早的河流，而且是我
国唯一的以帝王名字命名的河流。浞河原称
寒水，因寒浞执政时治水有功，乡民改称寒
浞河，俗称浞河。浞河地域曾是夏代寒国国
君寒浞建立的大寒国之地，从古至今，广泛
流传着“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寒浞见
广寒宫”等历史记载、民间传说，以及很多
历史遗址和遗存。这些文化现象和历史记
载，也为孙膑在自己的采地写书立著，增添
了无穷的文化氛围，为《孙膑兵法》蒙上了
一层神秘绮丽的色彩。

孙膑在军事上取得了“名显天下”的成
功，至齐后，在退隐乡野采地的时候，他也将
“强兵必先富国”兵法理念实践于治理自己的
采地，因之取得采地乡民崇敬，使乡民“共沾
恩泽”。因为历史上“从此史无记载”，所以
无从知道孙膑在采地写兵书、治理采地的具体
情况。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现今遗存的孙子庙
祭祀等文化现象中，品味出孙膑在自己采地的
成功治理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遂身退，天
之道也。”孙膑的时代虽早已经离我们远
去，但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功成后身退，
明哲以保身，著述以遗世，其境界、修为至
今仍引人沉思。

□ 王文珏

《又见奈良》，今年上
映的内地佳片。它在上海国
际电影节获得金爵奖最佳影
片的提名，也在东京国际电
影节上进入特别展映单元。
切口非常小——— 一位东北老
母亲远赴奈良，寻找自己在
战后抚养的日本女儿；余韵
很绵长——— 看完良久，耳边
依然回荡着奈良细细密密的
风，还有那首黑夜长街上响
起的《再见，我的爱人》。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
多次组织“开拓团”移民东
三省。1945年日本战败，几
千名战后遗孤就这样留在了
黑土地，被一个个中国家庭
收养。中日恢复外交关系
后，许多遗孤返回日本寻找
亲人，他们中有的难以适应
新的环境而返回中国，有的
耗尽一生的气力再次扎根，
又挂念着远在中国的家人。

陈丽华和陈奶奶是其中
一对母女。1994年，陈丽华
回到日本奈良寻亲，然而语
言不通，环境不友好，艰辛
的生活里，只有中国母亲的
一封封来信给孤独的心带来
抚慰。十几年后，陈丽华的
信忽然断了——— 陈奶奶一直
悬着心，不知道女儿的生活
遭遇了什么。2015年，陈奶
奶踏上奈良之旅，寻找女
儿。

整个寻找过程，像一场
非常缓慢、非常轻声的叙
述。陈奶奶连女儿到日本后
起的日本名字都不知道，只
能靠攒起来的信件，到旧地
址去询问。随着一个个打零
工干苦活地址的不断转换，
母亲阅读着女儿在信里描述
的那些“很好”“不错”，
原来都只是为了让她宽心的
谎言。当年的战后遗孤回国
后，普遍遭遇了不信任、歧
视，在女儿打过工的一家餐
馆里，只要丢了东西，第一
个被怀疑的就是她，而为自
己辩解却是那么力不从心。

寻觅，母亲在女儿走过
的路、寄居过的屋檐下，寻
找到那么多被隐藏的艰难。
这份艰难里，有不被接纳的心酸，也有再也无法融
入另一个国度的悲伤。虽然国籍改成了日本，可从
心理到思维都是彻底的中国人，她仿佛再次失去了
故乡和亲人，在漫长的流浪里，无法安顿。陈奶奶
遍访奈良的归国者，看到的是类似的心路历程———
有人永远只会说东北话；有人在偏僻的山乡里，拉
着二胡包着饺子，开心或者不开心都要唱上几句智
取威虎山……

人生与家国的命运交织，成为故事背后的主
题。从父辈被迫背井离乡到东三省“移民”，到被
留在黑土地上如同“弃婴”，再到回归日本却举目
无亲，甚至有些还被怀疑回来是为了分家产，每个
大历史中的“归国者”都像是一遍又一遍被遗弃，
成为一个个精神上的漂泊者。战争给一个个具体的
人、家庭带来的创伤，在这个温柔细微的故事里，
被拉得漫长又沉重。即使许多年过去，痛苦波及的
人生始终未曾得到治愈。

导演鹏飞拍摄的这部影片始于反战，但没有止
于反战。整个寻找过程中，故事还关怀着普通日本
人亲情与故乡的失落，老去的孤独。参与寻找的退
休老警察是被时光剩下的人，仿佛丧失了所有价值
和意义。他每天都看看院子里的信箱，盼着在东京
工作的女儿有信来。然而并没有——— 年轻人用亲密
作为代价换来独立的生活，离开故乡漂泊付出的代
价是根的断裂。所有被辜负的亲情温暖，都深深硌
疼了人们的心。两种“失去”互相渗透、观望，形
成了悲伤与悲伤之间最透彻的理解。

最动人的一幕，是两位老人坐在奈良乡下的长
椅上。影片有种秋日特有的寂静，这种寂静与春夏
不同，它仿佛开始慢慢向时光内部走去，越来越
深，越来越进入某种旷谧。他们交换年轻时的照
片，花镜摘了又戴戴了又摘，动作缓慢吃力却又彼
此殷勤，默默地形成了老年人间独有的理解和彼此
宽慰。几分钟的宁静，风吹动奈良的秋天，发出细
密的簌簌声。女儿都不见了，孤独的父亲和母亲成
为时光的守护者，也是亲情中被剩下的人。

陈丽华始终没有找到。她或许早已在最底层的
生活里去世，或者斩断了与故乡母亲的脐带，无奈
舍弃。陈奶奶的奈良行，仿佛第二次失去了女儿。
在整个故事轻拿轻放的讲述中，历史的沉痛与现实
的沉重彼此吹彻，发出辽远的回响。

昌邑“发大牛”活动，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中看一段文化渊源———

孙膑在此写书

云云水水谣谣古古镇镇

天天下下第第一一泉泉——— 趵趵突突泉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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